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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渔村，是防城港市珍珠
湾畔白龙村一个叫双敦的自然村。
村子着实不大，但村子面临的这湾
蔚蓝海湾，却以生机盎然的名义宽
阔着。这片海曾经是多个珍珠养殖
基地的落脚点，20 世纪 70、80 年代
乃至 90 年代，这里是一湾被千万颗
亮晶晶的珍珠闪亮的海域。

曾经，因为开办珍珠养殖场，
将现代文明的灿烂阳光洒满了这个
古老的小渔村。

情牵梦系的三月，激情燃烧的
季节。几百号插核 （即将珠核移植
至养殖珍珠母贝中） 工人就会应季
而至。这些工人中，除了本村的，
还有来自合浦的、海南的，还有来
自县城的、省城的科研技术人员，
皆怀揣亮闪闪的“珠梦”汇聚于
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不
同的文化，在这偏于一隅的小渔村
里穿透隔阂，在这里融会贯通，与
珍珠共生共荣。奈何世间诸事，有
兴盛便有衰落，新世纪之初，珍珠
养殖渐渐淡出，辉煌褪去之后，渔
村原驻民依依不舍地送走外地育珠
人之后，又转而专事捕捞……不
久，聪明灵变的村民利用在珍珠养
殖场学到的养殖技术，触类旁通地
搞起对虾、大蠔和各种鱼类养殖。
由于新兴海水养殖业的迅猛发展，
村民们的目光精准地盯住这片风生
水起的海，无暇顾及海岸一隅这方
曾经沸腾的场所了。没落，让海湾
岸畔这几十间插核屋、选珠房、工
人宿舍，像个破产的财主，低首垂
胸，默默听海看海。就这样晃眼间
沉寂了20年。

2020 年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
一天，防城港市一群探寻野趣的画
家，以采风的名义，闯进这块几乎
保留原始生态面貌的世外桃源。

扑棱棱飞去又飞回的鸟儿在头
顶盘旋。在苍绿的老树古藤之下，
荒草萋萋之中，几十间石砖平房像
再也无力前行的流浪者，一屁股坐
落其间，任凭风吹雨打，浪花喷
淋。惊奇、震撼过后，这一群闯入
者便生出灵感来：这是一块值得用
艺术开垦的处女地。

现代文明再一次进入这里。人
头高的荒草被清除，乱石一块块归
堆，破墙被修复，小路被彻底整
修。近四十间破落的旧房子，由这
群艺术家依据各自的艺术风格创
意，逐一进行室内装修、妆饰。整
个遗存的珍珠插核工场片区，都是
由各具立面设计、平面设计、雕塑
工艺等特长的画家们自己设计，边

设计边施工边完善。经历大半年时
间，一个叫涂海艺术村的民宿便开
张大吉。

这天，踏着冬日暖暖的夕阳光
照，我随广西多民族作家采风团走
进涂海艺术村。

趁着我们办理入住手续，涂海
艺术村的股东之一，防城港市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黄忠秋在一旁介绍：

“广西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黄华兆，
油画大师、行内泰斗黄菁，广西美
协副主席、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韦
俊平，防城港市文联原副主席、知
名画家张大进等的画作，这里都
有，而且主题内容几乎都与这片海
湾相关。”

开张一年半时间，约200多名广
西区内外的艺术家驻村写生、创
作。防城港市的艺术家、绘画爱好
者、学画的中小学生也纷至沓来，
在这里开展研学写生和创作。还有
很多作家、诗人都在这里留下与大
海相亲相爱的欢乐足迹。

房间临海，我迫不及待地打开
房间的窗户和后门，一步之遥便是
海，甚至带着海腥味的浪花细沫都
会溅到脸上。猛然间便想，假若关
了门闭上窗，躺在床上醉酒样眯合
眼睑，听着如琴弦轻轻发出声响似
的轻波细浪声从远而近又由近而
远，一个大白天里做的与海相关的
梦，就会在蔚蓝色的簇拥下极诗意

地逐浪而飘。又或者，清茶一杯，
慢慢地品着，不经意地看近海望远
海，将不着边际的思绪交付或盘旋
或展翼于海面的海鸟和白鹭，自由
稍带些许散漫地在海空之间作一次
亲海之旅。

在这里，谁的心，都可如出墙
的红杏，跃跃欲试中，脚步就迈出
客房，像一个自由散漫的旅者，随
意踏着海水浸泡过千年万年的石块
铺就的步道，用读史诗般的目光轻
轻抚摸步道旁始建于20世纪70 年代
的石砖房墙，像翻开一页页泛黄的
古籍，一行一行地阅读历经几十载
风吹雨打的石砖，追寻那个时代靠
海吃海的生活痕迹，和那一群逐梦
而来的采珠人将激情在此点燃的岁
月履痕，借此寄托对那个年代的致
敬和深思。

岁月撒蹄，依稀难寻。
依然是靠海吃海，双敦村向

海而生而富而兴，这是一种时势
造英雄的必然。因为现代艺术元
素 的 注 入 ， 为 乡 村 的 蝶 变 赋 能 ，
因 为 乡 村 蝶 变 的 辐 射 带 动 效 应 ，
必然又会绽放出别样精彩。渔村
里 ， 吃 旅 游 饭 的 村 民 越 来 越 多 ，
水陆两栖，也耕海，陆上也有经
营民宿、渔家乐。

漫步涂海艺术村，在古朴与清
新中痴痴迷迷的行走间，于不经意
中，夕阳已静静地渐渐往海里沉

落，平展展的海面，竟没有一抹杂
色地粉红着，几只海鸥油画似的飞
掠于海面之上，生动得让人惊叹。

这里有古树，但没有昏鸦，唯
恋旧林的各种故鸟，在纷纷归巢中
用曼妙的轻鸣细语与浸染金色夕照
的海风唱和。

独自一人休闲地伫立于浪花簇
拥的礁丛上，痴痴地望着海，望着
一枚蛋黄似的夕阳，浮于远海，不
想心事，将这身心，交给大海，随
波逐流。

海水总是以读秒的速度变化着
生动着，如何将海入景入框入画，
得全靠观海人此一时彼一时的心
境、情绪、感悟、灵性。

此时，走进我手机镜头的是一
群迎风展翅的灰色海鸟，而与我同
框的是我背后躺在碧绿海水之上随
波随浪晃荡，被锚牵住的一只小木
船。小船是在休憩么？小船是在等
待么？小船是在守望么？或者，正
在独自唱晚？又或者，正激情澎湃
地召唤它此时正在不远处的楼房里
对酒当歌的主人，一起并肩，逐浪
而去，追赶那一群渐渐融入海天一
色的海鸟？

我傻模傻样地窃然一笑，居然
就装作哲人般地将目光向海凝视。

生活若是可比作一片海，人生
不就是海里的一叶小木船么？既然
闯海，解开船缆那一刻，就不要想
着回头是岸。与鱼有约，浪奔浪涌
里，希望总是在前。

该去的去，该来的来。远处，
西沉的夕阳将退潮的海渐渐拉远；
明天涨潮时候，东升的朝阳又会将
大海往望海者的怀里推送，周而复
始。

离开涂海艺术村时，依依回眸
的瞬间，顿生禅悟：生活如海，总
会有潮涨潮落。这片如诗如画的海
滩里的小渔村今日的精彩，又何尝
不是一种潮涨潮落中生生不息向海
而生的升华啊。

【作家简介】 徐仁海，防城港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自然资源
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
族报社签约作家。

我负笈离乡一晃已三十多年了，但家乡的一
草一木、一景一物仍深深地烙在我心里。一天，翻
开书柜里已经泛黄的相册，那张记录故乡老屋后
竹林的老照片跃入眼帘，看着那片密密层层的翠
竹，我忆起在竹林里度过的青涩时光。

故乡依山傍水，涓涓的龙须河玉带般蜿蜒于
群山之中，潺潺地流过村前，给寂静的山村带来生
机与欢乐。河两岸长满了一丛丛翠竹，每丛有几
十根甚至上百根之多，浓密的竹林及两岸的青山，
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把龙须河装点得分外妖娆，
引来了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它们白天在草
丛或者河水中觅食，晚上栖息在翠竹丛上，竹林成
了它们的家园。

竹生空野外，梢云耸百寻。故乡的竹子不仅
长在河边，山上山下、村头村尾、房前屋后，到处都
见到它们婀娜的身影。竹林就像一道绿色的屏
障，把村子包围起来，像护着襁褓中的婴儿，不受
狂风吹打。每当刮风下雨，茂密的竹林在风雨中
摇曳，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偶尔有几只机灵的
竹鼠蹿出来，“嗖”的一声，从这丛竹子蹿到另一丛
竹子，给清静的竹林带来一丝灵动的韵味。

我家屋后有一条水渠，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
代，从离村两公里外的龙须河水坝抽水灌溉村里
的农田，但扬程高负荷大，水轮泵经常损坏。脱贫
攻坚的号角吹响后，县水利部门买来大口径水管，
利用水压落差直接从水坝把水引到屯里给农户使
用，水渠至此被废弃了。离水渠不远的山脚下有
一片竹林，那是我父亲“文革”期间被迫离开单位
回家后种的。原来仅有几丛，后来如星火般燎原，
生长的范围逐年扩大，竹林顺着山脚往下蔓延，一
直长到屋后的水渠边。

每年春雨过后，肥大的春笋破土而出，嘴尖腰
圆很是可爱。这时父亲会拔几根回来，剥去它身
上一层层皮衣，把鲜嫩的笋肉切成薄片，放到锅里
煮一阵子，滤掉那些又苦又涩的水，再用清水浸泡
两三个小时，然后捞起来与切好的五花肉一起翻
炒。不多时，一碟香喷喷的鲜笋炒肉片端到饭桌
上，那诱人的香味飘满整个院落，令人垂涎欲滴。
春天里，这样的美味佳肴在我家时常可以吃到，因
此，每年我都盼望春天早点到来。

屋后那片竹林，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块宝地，里
面不但有取之不尽的竹笋，还有可以入药的竹
芯。有一次，我因贪嘴吃了很多龙眼，结果上火
了，耳、鼻、嘴都齐刷刷地长满了水泡，脸部的皮肤
像被针尖扎刺似的灼热难受，到水龙头下冲冷水，
用湿毛巾冷敷也不起作用。父亲见状后，到屋后
摘几条竹芯泡茶给我喝，没想到过两天就好了。

机灵的竹鼠喜欢生活在竹林当中，是竹林的
常客。我家屋后的那片竹林，经常有三五只竹鼠
来啃食竹根、嬉戏。捕捉小动物，是我们童年的乐
趣。我和表哥把铁夹摆在竹子下，然后铺上一层
竹叶，再放一些稻谷、玉米之类的诱饵，偶尔也能
捕到一两只竹鼠拿回家解馋。

竹林更是我和村里小伙伴们玩游戏、捉迷藏
的好去处。小时候放学回家吃完饭后，我和小伙
伴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竹林里捉迷藏，一伙人扮

“解放军”，一伙人扮“敌人”。茂密的竹林随处都
可以隐蔽藏身，“敌人”很难找到“解放军”。“站住，
不许动！”“解放军”从竹林暗处冲出来，把“敌人”
活捉了……

后来，我把这段竹林里活捉“敌人”的故事写
成一篇作文，语文老师批阅后写了个“优”字，还拿

到课堂上讲评，给了很高的评价。我心里乐滋滋
的，放学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把这件好事告诉父
亲，父亲听后先是竖起拇指表扬了我一番，而后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满招损，谦受益。做人要像竹
子那样，虚心和刚正不阿！”

上中学后，由于爱好文学，放学回家或者在
寒暑假里，我常常一个人躲到屋后的竹林里，阅
读《红楼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文学名著，贪婪地汲取文学的营养。盛夏，竹林
里不时有几只蝉在嗡嗡高唱，或传来几声叽叽
喳喳的鸟鸣，显得竹林更清幽了。我静静地坐
在竹林下遨游书海，阳光透过斑驳的竹叶，照在
密密的竹林里，微风吹来沙沙细响，那声音分不
清是来自书页还是竹叶。屋后的那片竹林，伴
我度过快乐的阅读时光，为我的文学梦插上了
理想的翅膀。

“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了名誉和教师职
务。他回到学校工作后，便把郑板桥赞颂竹子气
节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诗句抄在墙壁上。
人如竹，竹如人。此时，我才领悟到父亲酷爱竹子
的初衷。

后来我因读书、工作离开家乡，从此我与故乡
的竹林渐行渐远，以后竹子的身影只能在公园，或
者工作的地方才能看到。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对
故乡的那片竹林愈加思念，这些年来，虽然身居闹
市，但思绪却总是不经意间飞回那令我魂牵梦萦
的故土，还有屋后那片郁郁葱葱的竹林。

【作家简介】 周 敏，广西田东人，百色市作家
协会会员，广西民族报签约作家，供职于田东县妇
幼保健院。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三月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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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艺术气息的涂海艺术村。 （云 起 摄）

涂海艺术村的海景。（云 起 摄）


